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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个故事反映了一位“90后”研

究生进课题组后遇到的困境以及她的

“70后”导师在与研究生互动过程中的转

变。故事表明，师生关系、研究生在职业

规划上的迷惘和刚进课题组时的不适

应，都会影响研究生的感受和科研进展，

因此这些都需要妥善处理。

研究生小E的困境

对于两年制专业学位硕士生小E来

说，她进校后的第1年不啻为一场噩梦。

开学才1个月，她的导师A教授就催她在

课余时间去学生办公室调研文献，每 10
天向他汇报1次。有时，她下午因故没有

去办公室，A就打电话问她去哪里了。

小E告诉导师，自己想申请出国读博

士，因此研一就得准备托福、GRE考试。

没想到，A极力反对：“不可能在1年内既

上课又考出托福、GRE，还能做出实

验”。A还在他讲授的“科研生存技能”课

上公然“批判”小E的“幼稚想法”，说“如

果导师不给学生写出国推荐信或者写了

一封“坏”的推荐信，就算学生考出了托

福、GRE，也白考了。”他全然不顾坐在教

室里的小E的感受。

A对研究生的工作进度抓得很紧。

有时，他和学生定好时间，让学生周五汇

报科研进展，但到了周三或者周四，他就

会找学生，让学生汇报。“说实话，我真的

很反感老师这样的行为，总感觉定好的

时间，说好的事情，说变就变了。”小E告

诉笔者。A还让学生提前一年开始写毕

业论文。“他认为只有把这些攥在手里，

你才能踏实、‘风风光光’地毕业，以至

于，当我们不得不坐在电脑前码字的时

候，还会被周围的同学嘲笑很傻”，小E对

A的管理方式相当不解。

更令小E难以接受的是，A不但很少

夸奖学生，而且会带有打压意味地说：

“你来到这里，体会到山外有山的感觉了

吧？”他甚至说：“如果你不习惯我的管理

风格，你转到别的课题组去好了。”

“对于这跌跌撞撞的第1年，说实话，

我的回忆是痛苦的。几乎每次与老师的

对话，我的情绪变化都像是一张张余弦

函数图，也因为如此，我们的谈话大多数

都是不欢而散”，小E告诉笔者。她想不

通，自己读本科时，是班里的佼佼者，为

什么读研究生时，却成了“落后分子”？

她也想不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会找A当

她的导师？A作为导师，应该引导、鼓励

学生，还是嘲笑、打击学生？

情况发生了改变

不知从哪一天起，情况发生了改变。

小E回忆说：“我有时也会有负面情

绪，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压抑，黑暗一片。”

但她想起了A的一句话：“我也只是希望

你们在毕业的时候，能成为一名合格的

研究生”。“就像飞机逆风起飞一样，成长

有时需要逆风而行”，小E对自己说。

A也在不断回想小E一直以来的表

现：小 E在进校后的第二学期开始做实

验，她做实验时戴着一个口罩，很严肃。

她会想出很多关于实验的细节问题请教

师兄，还不断重复实验，晚上也加班加

点。特别是有一个周末，小E还在实验室

工作，外面下着雨，她端着装有样品的托

盘，从一个实验楼到另一个实验楼，走过

一个斜坡，滑了一跤，把腰摔伤了。

那段日子，A多次向他以前读硕士期

间的导师高教授请教。高教授说：每个

学生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老师要善

于发现学生的优点；说话要注意艺术，要

先肯定学生的优点，再提出期望；提意见

要有建设性，不要“一棍子打死”。于是，

A多次找小E坦诚地对话，试图打开彼此

的心结。

A对小 E解释说自己有种忧患感。

课题组刚成立后一度管得松，结果他带

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因为没有发出科研

论文而没有拿到学位证，第一届博士生

因为没有正常开展科研而肄业了，这使

他非常被动。于是，他严格要求课题组

其他几名研究生，“挣扎”着把他们“扶上

了战马”。

A坦陈，自己本来对小E的期望值非

常高，认为她很优秀，也很有志气，是一

块好材料。可是小E进校后，说她要考托

福、GRE，也不常来办公室，于是A有一

种“招了一个人却不能为我所用”的无力

感，也担心小E耽误学业。

小E则解释说，自己一路挂着各种好

学生的名头，从重点中学读到重点大学，

以往都是在“蜜罐儿”里长大的，缺乏抗

压能力。刚进课题组时她没有进入状

态，是因为一方面师生互动不愉快，使她

的热情“熄灭了”，另一方面她不清楚自

己毕业后要干什么、能干什么。她读本

科时喜欢做学生工作，后来听说A不希望

研究生做和科研无关的事，就没有做，但

“感觉自己现在的简历还是和以前的一

样”，没有一点进步。

她坦言，自己有段时间真想退出课

题组。但她尝试着从导师的角度思考问

题，理解导师这么严格要求的原因。这

样，她慢慢想通了。并且，哪怕她在职业

规划上存在着纠结或者困惑，也要坚持

把眼前的事情（科研）做好。

听了这番话，A理解了小E的想法和

行为。他不但夸奖小E做实验有进步、在

困境中表现得很懂事，而且为自己以前

没能“有话好好说”向小E道了歉。他说，

学生有什么想法可以坦率地和导师沟

通，而不要把困惑放在心里。此后，他们

陆续交流了毕业论文进度、研究生经济

压力、职业发展等内容。A还支持研究生

们参加暑期实习，并保证他们毕业前大

半年找工作的时间。

而小E的努力也表现在行动上。她

不但保质保量地完成了硕士论文，还整

理出 2篇科研论文。有时A让小E按照

他的意见修改论文，结果她“快得令人吃

惊”地把论文改好发给A。“这才是一个真

实的我”，小E笑着说。

如今，回顾这段“痛并快乐着”的经

历，小E对笔者说她并不遗憾，因为“自己

没有被撂倒，就会变得更强大”。而A教

授则很高兴看到学生的成长，并感谢小E
让他明白了导师该如何与“90后”研究生

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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